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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的！」（四）：世代相傳
隨著歲月和世代的流逝，主業團這個大家庭從1928年10月2日以來就一直忠於天主的召喚，信守一個祂賜予世界的禮物，「與福音一樣古老，又像福音一樣歷久彌新」的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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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1928年10月2日的新鮮感

從目眩神迷到相知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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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成為一個兵團，要關愛家庭

延續的父職

「上主使異邦的計劃無緒，使萬民的策略廢去。」（詠33:10）這句經文乍聽起來，似乎有點刺耳。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尋思，便可以理解這首聖詠指的是世人在心中無神的情況下，其脆弱性，就如同房子只是蓋「在沙土上」。（參瑪7:26）因此聖詠作者繼續道：「上主的計劃卻永恆不變，他心中的謀略萬世常傳。」（詠33:11）聖經以多種方式提醒我們，純粹的人性弱點，無論它看起來多麼強大，也無法與天主從亙古以來所顯示的整個宇宙相比較。而主業團恰是天主心中的計劃之一，依著時間的推移，仍然世代相傳，承先啟後。
懷著1928年10月2日的新鮮感
如果我們不得不以一句話來概括天主心中的偉大「計劃」，即主業團，我們就用1931年8月7日，已在聖施禮華心中引起共鳴的耶穌講詞來表達：「至於我，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若12:32）實際上，天主的這個計劃遠比主業團要古老得多。這是個已經進行了兩千多年的計劃，解釋了整個教會存在的原因；所有種族、語言、時代和條件的男女都被召喚、凝聚成一個偉大堂皇的計劃。雖說如此，但是於1928年10月2日，天主卻為祂的計劃注入新的動力，在祂的教會核心中營建一個新的家庭。聖施禮華這樣總結了他在那一刻的直覺：「這樣，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會有基督徒，他們的奉獻是個人的、全然自由的—基督徒將成為另一個基督。」[1]
與教會和她在歷史上興起的眾多機構相比，主業團還很年輕。即便如此，當我們接近第一個百年紀念日之際，以及看到歷史環境相對於它創立時所產生的巨大變化，我們自然而然會自問：如何才能繼續忠於這份神恩？主業團監督寫道：「百年紀念將是省思我們的身份、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使命的時刻。」[2] 在教會的保護下，證實了這種更加忠誠的必要性，讓我們充滿了平安。聖神幫助祂的教會在此深奧莫測的歷史變遷中，成為忠實的子民，並施以光照，使她永遠不會失去新鮮感和成果。因此，正是在教會的核心深處，我們才能將主業團傳遞給後代，「要懷有我們父親在1928年10月2日那天，同樣的力量和清新的精神。」[3] 為這個忠實的永續性團體做出貢獻，也是我們自己旅程的一部分。
為了成為一個兵團，要關愛家庭
聖施禮華經常使用「家庭和兵團」的雙重意義來比喻天主要他創辦的新興團體。因此，強而有力的確保其忠實的永續性是至關緊要的。當然與始終保持這兩個「肺臟」的氧氣充足，亦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記住天主意願主業團是個家庭。首先我們要確信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主要紐帶，並不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我們平白收到的禮物，就像我們出自母胎就沒有選擇我們的父母或手足一樣。舉凡性格、身份、年齡等都還是次要的；因為在付出我們的感情時，這些並無決定性。這就是為什麼聖施禮華的第二位繼承人蔡浩偉主教經常重複：「願你們彼此相愛。」這是重新去發現我們手足般生活的邀請，而非將任何人排除在我們的友情之外。
從一開始，主業團的這種家庭特徵也有兩個基本特質，我們可以總結如下：我們是一個「家」，具有相同的「家庭氛圍」。在互相欣賞的愉快氛圍中，「家」提供親密和成長的空間。因此，在主業團中心家務管理部門（聖施禮華稱之為「使徒的使徒工作」），不僅確保其忠實的持續性，而且需要每個人都努力「營造這一個家」。
同時，正如在所有家庭裡那樣，我們也有自己的家庭氛圍，這種氛圍在任何地方都是獨特的、可識別的，卻同時也反映了主業團臨於所在國的各類多樣性。這種氛圍的特殊標記就是世俗性（我們是世上的基督徒，就和其他人一樣）、重視人們在日常交往中應有的禮節和人文素養、以及我們自己本身的歷史。我們家庭生活的習俗和傳統將我們與我們的起源聯繫在一起，幫助我們超越自我；並為我們提供了一把找到自己在世上正確定位的鑰匙：不是像個孤立的個體，而是家庭成員的一分子。此外，主業團的中心一直是向有意願參加其提供的活動者所開放的家園。「應當成為能讓許多人，找到真誠的愛，並學習做真心好友的地方。」[4]
另一方面，記住主業團是兵團，意味著要用與耶穌相同的方式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正如「真天主亦真人的基督與祂的贖世救世的使命是不可分割一樣。」[5] 所以我們基督徒不能將使徒工作理解為僅僅是種外在的活動。相反，它構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並非在『做使徒工作』，因我們本身就是使徒！」[6] 在這個意義上，教宗方濟各強調，「新的福傳需要每個受洗者的個人參與。此時此地，每個基督徒都面臨著積極參與福傳的挑戰；事實上，任何真正體驗過天主救贖之愛的人，都不需要太多時間或冗長的訓練，就可以出去宣揚那份愛。」[7] 主業團過去和現在都是兵團，因為它的存在是為全世界所有男女帶來與天主親近的幸福。
從目眩神迷到相知相守
鍊爐的第一章包含了聖施禮華對於聖召這主題的許多思維。標題是「光芒奪目」，因為召喚是來自於天主、真心肺腑的話，為我們帶來驚訝開闊的視野，揭示天主對每個人親如肌膚的愛情。這道耀眼光芒的照明核心只能是耶穌，祂是呼喚我們的那一位，也是我們回應的那一位。然而，我們都經歷過基督如何利用基督徒的吸引力讓祂自己為人所知：教會分享祂耀眼的美麗。（參弗5:27）因此，基督在主業團中召叫跟隨者，與被這個家庭的生活所吸引是相輔相成的：無論如何，我們都感受到為親近天主，這的確是「我們該待的地方」。
如果我們依據類似人性愛情的經歷來思考我們在主業團的召喚，我們就能在我們的路徑上找到一些導引。大凡在配偶之間的愛情中，隨著時間的逝去讓雙方從「目眩神迷」進展到「相知相守」。當愛情逐漸深化，某種癡迷即會逐漸減弱，似乎能看得更清楚愛人的優缺點。然而正以此真理為基礎，與現實的碰觸，讓真愛得以昇華。在這種愛情中，一個人願意將自己獻給一個不完美的人，並堅信雙方是賦予自己生命意義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彼此都會找到更多相愛的理由，生活也會變得更加穩固，這是結婚初期沒能感受到的。然而，如果情況相反，他們讓自己被不冷不熱和失落感所征服，他們的愛情就會消退冷卻；從癡迷到相偕到老的過程就不會發生。
不冷不熱，基本上是意志力的疾病，最初的熱情一旦過去了，意志似乎就無法再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失意是智力的缺陷，無法充分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因此，必須致勝「不冷不熱」和「失意」這兩個敵人，我們才能一輩子懷著愛心生活。
首先，我們意識到，在與耶穌結合的道路上，極易被主業團「弄得目眩神迷」，立即將其視為聖召的標誌，在所難免的。於是我們進行分辨，慢慢從最初的「目眩神迷」發展到對現實更寧靜的思考，再到對自己和他人更深刻、更成熟的看法的正面價值。最終，我們能從我們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中「讀懂」我們自己的生活，「他們先於我們走上這條道路，並為我們留下了寶貴、值得的人生見證。」[8]
增加繼承權
幾乎所有家庭都想留給下一代一些遺產，通常是物質性的。平心而論，剝奪孩子繼承權的行為一向被認為是父母能施加於下一代最具破壞性的懲罰之一。同時，渴望增多自己傳承的遺產，也是家族的特徵，以便將其更好地傳給後代。多年來，加入主業團的男女都獲得了他們前人「倍增」的遺產。因此，天主賜予聖施禮華的精神是一項重要的遺產，我們在主業團中絕不允許它「貶值」，同時亦在其中添加了適合於每個時代精神生活的內涵，以及一些合作性的使徒事工，採擷了前人豐美的碩果。換言之，每一世代的任務是傳遞充滿活力和成果的主業團精神，採用適合每時代的非常態規範，並更新各種合作性的使徒事工所需的動力。
努力增加主業團的傳承，首先需要每個人發揮主業團的精神，勤奮培育我們自己，並更深入地體察聖施禮華的生活，意識到他是天主神恩的傳遞者。乍看起來，無論主業團給人多麼深刻的印象，然而能否產生豐碩的果實，全然在於天主，而不在於人的作為。因此，我們要與日俱增、深刻的理解天主在1928年10月2日賜下的旨意。
其次，我們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融入聖施禮華的信念，這能幫助我們在自己的時代和環境中「成為天主的事業」：抱著尊重當代文化的態度，使福音和主業團的精神能迸發出「現代性」，因為是前者賦予後者生命整個的價值。因此，真正新的啟迪—根據主業團的神恩來閱讀福音—將發現一些當代文化的陰影，認出該文化表象上很現代化，但實際上多半來自罪惡的混亂和謊言。這需要以智慧來慎思、明辨什麼是屬於精神的，什麼是可以改變的規範，而規範的確是該隨著時間而有所更改的。在這方面，教宗鼓勵所有基督徒萬不可逃避現實地說：「一直都是這樣。」因為這種態度「扼殺了自由，扼殺了喜樂，扼殺了對聖神的忠信，畢竟聖神總是激勵我們前進，帶領著教會前進。」[9]
聖施禮華用一句精闢的話總結了主業團的精神：「像福音一樣歷久彌新。」[10] 平靜的認知這種現代化，引導我們走向自由和負責任的使徒工作，它「就像手套一般服帖」地適應每個人，以便將福音傳遞給我們這一世代。「基督特別鍾愛那些尋求想過祂所追尋和宣講的生活的人。」創辦人寫道：「主業團沒有僵硬的非常規範，避免用過時的規定阻礙主業團對每個時代的適應性，有必要創建一個具備良好教育和始終如一的天主教徒組織，以團結、和平和愛德為標誌，使他們準備好在社會中有所作為。」[11]
最後，增加主業團的傳承還需要—天主和主業團都指望—在適當的時候，靠創造力來重振現有的使徒工作，並衍生出許多不同類型的新事工。對機構的忠誠度有時會導致我們極力維護前人開創的事業，賦予其每個時代所需的活力。盡心盡力協助前人開始的工作，是那些在機構中與時俱進的人的成熟標誌。
延續的父職
儘管在流行文化論壇中，有些假定「父親之死」的聲音，作為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但這一推測的後果是有目共睹的：人們發現自己越來越孤獨，因此也越來越脆弱。原本在促成人們自由的，反而陷入更深層的奴役。其實父親在家庭中不但不是自由的障礙，反而是家庭本身存在，和完成其使命的關鍵角色：使我們能夠去愛，為我們提供一個安全的場所，好讓我們健康的成長。
在主業團，我們父親受託的父職以他繼承者的形像延續下去。這父親身份提醒我們是在天之父疼愛的孩子，鼓勵我們去愛天主和他人，支持我們承行天主的旨意和家庭的遺產—主業團的精神—每個人都被召喚去關懷她。事實上，最終的責任則落在主業團監督，以及協助他執行管理任務的參事與諮議會身上。他們有責任去分辨什麼是屬於主業團的精神，什麼是可以改變的，[12] 這不僅是相關於機構組織的結果，也是出於主業團在教會內的家庭特質。因此，主業團中的父親身份，又是天主對我們慈悲的另一證明；是「天定必成」的徵兆。[13]
「當我想到主業團時，我感到『目瞪口呆』。」[14]聖施禮華的這句話並非是他青春期短暫情感的迴響、好像不知天高地厚，已排除了一切改進的可能。其實不然，它反映出一個人，年復一年地讓天主的恩寵不斷地在他內心做工所燃起火熱般的熾愛。在始於1928年的歷史長河中，我們如果想要成為這個鏈條中的一個環結，我們也必須有顆這樣赤誠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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